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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时 尚

七夕会住家附近有一家书店，不
仅售书也办理借书卡，且兼营
咖啡。咖啡座划分两个区域，
一边可以聊天，另一边供阅
读。这样的多功能经营突破了
传统意义上的书店模式，类似
于大型商场的shoppingmall。
一日，我进这家书店逛了

一圈，出门时想外带一杯咖
啡。抬眼看价目表，脱口道：
“你们店咖啡好贵哦，比周边的
咖啡价格都要高。”一位染着栗
色头发的年轻女孩笑道：“是
呀，我们店的咖啡有书香，老板
说书香也有价。”书香有价，这
话出自一位老板口中我绝对
信。在老板的思维中，不仅产
品有价，任何由商业模式衍生
出来的物品都是有价的，譬如
“书香”。窃想老板是不会同意
孔乙己“偷书不算偷”的耍赖之

语。
对

于 商

人，我是有好感的。上世纪
90年代末，我负责主编一本
行业刊物。彼时经常有民企老
板来编辑部翻阅行业信息，如
果他们要拿几本杂志，必定会
问多少钱一本。但我们是业内
交流刊物，原则上是不收费
的。他们常常会露出诧异的神
色，认为杂志是商品，怎么可
以不收费？
记得有一期杂志，刊登了

一则某商场的鞋类销售前十名
排行。一家鞋业公司的老板特
来编辑部多拿了些杂志，原因
是他们公司的鞋品牌荣列其
中。不想翌日下午，来了一名
壮汉，将一只沉甸甸的纸板箱
搬进编辑部，我以为他送货送
错地方了。他道：“昨日你们
送了我们公司杂志，今天老板
让我送一箱鞋，也算是礼尚往
来吧。”一箱皮鞋12双，编辑
部又不能设摊卖鞋，只能分
送，然而我是感动的。

当年，有位朋友出版了一
本书，有不少多余的，送到我们
编辑部，说你们这里有客流，愿
买的买，愿拿的拿，家里地方
小，放不下。朋友很聪明，书放
在我们这里确实能跑量。我发
现，凡是做生意的人，他们拿书

不白拿，都是购买的，而且他们
认为拿了书不付钱是不应该
的。我不想把他们抬高到对文
化敬畏的境界，但是他们总能
从做成的一件事上，看到投入
的成本以及有形和隐形的价
值，这或许与他们的创业经历
有关，他们在认可自身价值的
同时也认可别人创造的成果，
懂得其中的甘苦。与他们频繁
接触，让我对价值感的认识有
了更深的理解。那时，我想当

然地认为，今后如果我出书，不
会随便送人，也是要出售的。
去年我将自己历年发表在

各报刊的文章结集，出版了一
本散文集《情感扶手》，突然
发现已经没了当年的底气。时
下，手机阅读已成为普遍现
象，况且信息量大，选择面
广，自己既不是名人亦非网
红，一名普通的写作者，凭
什么让人家买你的书？由于
书中有当年一些老板的故
事，得知我出书，他们又毫不
犹豫地买下了批量的书。但凡
是向我要书的朋友和读者，即
使提出买书，我也是相赠的，
并且从心底里感激他们愿意将
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我的文字
上。然而我也得到了他们“礼
尚往来”的回赠，有赠送小礼物
的，有邀我喝茶的，想来书香在
他们心目中也是有价的。
朋友小金，我散步时经常

会路过她居住的小区。她提出

要一本
书，我
便说散
步的时候带给她。那天晚饭后，
约在她家小区门口会面。当我把
书交给她时，她立马将手上的礼
品盒塞给我，说一点小零食给你
写文章的时候解解闷。这情景像
煞迅速完成了礼品互赠“仪式”，
令我哑然失笑。她送的礼品我目
测价格不菲，又不好意思推却，便
邀她去附近的咖啡馆坐坐。她说
做啥要消费，我带你去一个不花
钱的地方茄山河。不远处就有一
个街心花园，她似乎是有备而来，
从包袋里拿出抹布，将椅子擦拭
一遍，然后又掏出饮料，一人一
瓶，笑呵呵地说道：“这里多好，座
位、花香、空气都是免费的，享受
公益和自然，何乐不为？”
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我们

坐在花前月下，细嗅暗香，聊天，
小啜饮料，还捧着各自的“礼物”，
这是许久都没有过的幸福感……

周珂银

书香有价

三年级
暑假结束，
我转学进了
一个菜场边
的小学。

那时的上海比现在闲
多了，但家长不晓得整天
在忙啥，孩子并不是他们
生活的重心，都对老
师一百个放心：“就
当您自己孩子，该说
说，该骂骂。”我爸
妈很满意这个“菜
小”，离家近，不用劳神
接送，于是我开始无拘无
束放飞人生。
由于刚从爷爷奶奶身

边回上海，离沪几年，我
已完全听不懂上海话。一
个白净男孩成了我同桌，
每次老师在台上“开”上
海话，我就两眼一抹黑，
赶紧捅捅他，同桌秒懂，
变身同声翻译机。看他便

知真上海男人：整洁、随
和、拎得清。
放学后，我总在校门

口卖粘纸、劲糖、香烟牌
子的地摊前晃一圈，然后
不是到这家跳橡皮筋，就
是到那家看蚕宝宝，东游
西逛，猫狗都嫌。有回还

真的在路上捡了条狗，没
处养，就送去了有农田和
大院子的本地同学家。
我的同学来自各种家

庭，营业员、大学老师、钳
工、回沪知青、个体户、本
地农民、火箭专家、崇明岛
过来干木工的……各家条
件差距不大，有电视的很
少，好不容易趁父母不在
聚一起瞄几眼，不是在放
神叨叨的蕙兰瑜伽，就是
日语教学片，那时爱健身
还爱自学外语的小学生全
上海找不着一个，电视台
肯定是故意的。
没人会把学校的事带

回家，全靠自己解决。我
常丢三落四，忘带手帕，
过不了校门口检查，就去
找高年级我哥的狐朋狗友
借，结果这些不靠谱的也
没有，他们教我把口袋布
掏出来，又酷又拽地在值
勤小孩面前亮一下，不等
多话，“嗖”的消失在校
园里。
每年总有几次，大家

老老实实排好队，“码
子”很大的卫生褚老师神
情严肃，举着根教棒在视
力表上指指点点。几十年
后，当英国同事说起她孩

子在学校染上了虱子，我
瞬间穿越回“菜小”，戴
老花镜的褚老师在我头
顶，呼啦啦地翻着头发。
语文陆老师是我们班

主任，福态十足却不怒自
威，调皮男孩都怕她，我哥
也曾是她学生，至今提起
还脚骨发软。但我转
学第一天摸底考就全
班第一，总被陆老师
夸，迅速提升了我爸去
开家长会的积极性。
自然王老师有许多奇

奇怪怪的飞鸟走兽标本，
每次上课都会神气活现擎
一个过来；有时他讲到人
体知识，小屁孩们都听呆
了，又惊又怕。而数学陈
老师总说自己“吃饱人
参”才来教我们。她住得
离“菜小”近，常带大家
过去玩，全家当我们小宠
物，各种投喂。
上年纪的英语吴老师

每天从很远赶过来，她有
一头黄毛。那时能说流利
外语的上海人不多，她不
仅会说，还负责学校小图
书馆，我几乎借遍了她那
儿所有的书，包括《玛
丽 · 波平斯阿姨》。有一
年伦敦西区的巨幅海报
上，玛丽阿姨撑着鹦鹉头
阳伞从天而降，我想起像
她一样傲娇的吴老师，以
及同学们。
有个女生留了好几

级，个子比我们大，发育
早，男生总在背后“吃
吃”坏笑，她永远慢条斯
理面带微笑，女王范儿；
有个男生脑瘫，口齿不清
走路摇晃，受欺负时，他
拼尽全力也要一字一句据
理力争；还有个同学的姐
姐忽然查出绝症，老师号
召大家捐款，那是我们第
一次离死亡这么近。有一
回，老师让我帮助一个上
课爱发呆的女同学，我真
不知道怎么帮，因为我也
常神游天外；没多久她悄
悄跟我告别，说爸妈离
婚，她要转学走了。
我们菜场小学迄今没

出过一个有名校友，校庆
时也没人着急，因为老师
说，我们的特色是“窗明
几净”“有花园”，毕业生
在各行各业作贡献。后来
看尼古拉斯 · 克里斯托弗
的书，发现他也“菜小”
毕业，该见识的学校里都
见识了，从此人生再没多
大的事。

曲玉萍

菜场小学

十年前，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单
位成立了一个“播音主持业务指导
委员会”，他们十年磨一剑，到今年
陆续出版了三本一套的《播音员主
持人语言文字规范手册》，三本分别
是“分类篇”“语音篇”和“文字语法
篇”。或许是被书名中的“播音员”
和“主持人”几个字吓着了，一般读
者不大敢问津，影响还不够大。其
实，在我看来，大凡教师（尤其是语
文教师）、宣传干部、朗读爱好者，乃
至大中小学生，读这套书都不难，而
且都会有所收获。这里，我先就“分
类篇”给大家作一个介绍和推荐。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跟人家交

流表达，有的甚至还要面对大庭广
众发言或朗读，读不准字音常常是
一种烦恼。是啊，咱们的母语浩瀚
且悠久，谁能保证每个字词都能读
准呢？这就必须借助工具书，要查
字典和一些小册子。但有些字词无
从查起，就是查到了，也不能解决你
的具体问题，譬如，知道了“转”有两
个读音，但联系到“转向”这个词究
竟该读哪个音呢？又要费琢磨了。
如今，这本书引导我们，找到了

一个方法，就是分
类。它把众多难以读
准的字词分门别类，
列出了17项，你可按
照各项类别的提醒，

根据字词的出处、意思、用途等等，
到有关类别里去查询，这就比捧着
一本大词典省事多了。

17类不是绝对的，只是大体的
归并。譬如，有些字虽常用但常读
错，如“辍学”“肄业”“妊娠”“噱头”
“一蹴而就”“瞠目结舌”等，这就是
一类——“常用字”。与此相反，有
些字词，如“赑屃”“彳亍”“觳觫”“暴
殄天物”……一看就知道读不准，这
类就成了“难认字”。字难读的原因
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占汉语90%的
形声字中，很多字的形旁和声旁不
匹配了，如“谙”“踝”“嗟”“衾”……
靠读半边字要上当了，这一类就归
在一起，专在“形声字”里寻找。汉
语中有些字的字形是很像的，如“崇
敬”与“鬼祟”，“相形见绌”与“咄咄
逼人”……把这些字归在一起加以
区分，是不是容易区别与记忆呢？
于是，就又出现了“形声字”一类。
至于“槑”“羴”等归入“叠形字”，
“壳”“蔓”等并成“异读字”，“撺掇”
“吵吵”（chāochao）等成了“口语
字”，就更有特点了。

有两大类是人们常常接触的，
一是“多音字”，一是成语，这里就不
多说了。还有地名，如“颛桥”“八棣
头”，姓氏如“亓”“澹台”……又是两
个专门的类别，单独列出，大为方
便。
最有特色的是，书中将现代社

会生活中使用频率日益提高的“医
学医药名称”“动植物名称”这些方
面的用字也归了类，如“肌腠”“眼
睑”“螽斯”“藠头”，是很有用的。而
对汉语数字和阿拉伯数字（63%～
68%）以及一些军事装备（如“图一
22M3‘逆火轰炸机’”）的读法也归
成了类别，更是很有创意的。
书中例词例句来自生活，有的

还颇有趣，如区分多音字的“你把茶
壶把摔坏了，以后使用就没把柄
了”。在对例子的分析也很有特点，
如指出“转”读“zhuǎn”时是一种折
线运动，而读“zhu?n”时则是圆周运
动，就能简明扼要，一语中的。这
样，“晕头转向”和“随机转向”两个
读音就区分了。至于它还有一个读
音“zhuǎi”，只用在“转文”一词，显
示有学问，则是一个特例了。
顺便说一下，这套书的顾问是

陈醇老师，主编是李蓓蓓（方舟）和
卢智，他们都是资深的播音工作者，
长期的实践和积累，结晶而成这样
有用的工具书，是难能可贵的。

过传忠

——推荐一本有关语音规范的好书

有效的分类指导

姓胡的人，最常自我
介绍：“敝姓胡，古月，胡。”
而古月在台湾是一位女诗
人，她本名胡玉衡，顾名思
义，大概因为她姓胡。她
曾担任过创世纪诗社社
长，在2020年更荣获世界
诗人大会颁赠桂冠诗人
奖。
今年9月13日，古月

在纪州庵为她的两本新诗
集《夜向你撒了谎》和《燃
烧的月亮》举办了一场发
布会。当日台风刚过，虽
是疾风横雨，但现场座无
虚席，故人新知齐聚一堂，
足见古月新诗的魅力。古
月还填过歌词，昔年甄妮
唱的《唤山山不走过来》和
《待月草》便是古月所填。

我想不起来，是什么
时候认识古月的？只知在
创世纪60周年纪念会后，
我们越发熟络，巧的是那
天的纪念活动也在纪州庵

举行。我平日遇尊长学人
多称老师，唯独古月，我不
知怎的竟亲切地叫她古月
姨，而这一声“姨”就拉近
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古月姨诗情真挚婉约

柔美，诗如人、人如诗，她
出得厅堂更入得厨房，做
得一手好菜，又非常好客，
这不管在艺坛还是在文学
圈，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台北，不知多少当代艺
术家都曾是李家的座上贵
宾，因为古月姨的先生就
是著名的金门籍艺术家李
锡奇先生。
封德屏曾说她第一次

到李家吃饭，便是尉天骢
先生拉她一起去的：“走，
我们去李锡奇家吃饭。”当
时封德屏有一点尴尬，因
为她没有被邀请，然而尉
先生却说：“那有什么关
系，我们大家都常这样，临
时拉着朋友一起去的。”就
这样，封德屏第一次到李
家蹭了一顿饭。当然我也
到古月姨家蹭过饭。因有
一回古月姨邀请自高雄来

台北的钟玲吃饭，她知我
们也认识，便邀我前去陪
席，那时还有陈义芝、须文
蔚及古月姨的闺蜜，一共
十人。古月姨和她的佣人
忙进忙出，煮了七八道菜，
其中必然有的是她一道拿
手好菜“红烧狮子头”。在
古月姨家有好菜，必然有
好酒，金门高粱一定是斟
满，干杯，再斟满。在台北
文坛客厅中，我算是赴上
古月姨这一家。
因为在上世纪五十到

八十年代的台北，艺文圈
流行拉着朋友去“文坛客
厅”蹭饭。像林海音先生，
她非常好客，别人都说她
家客厅就是“半个台湾文
坛”。余光中先生去香港
教书回到台北，他说：“好
像到了夏府，才像回到台
湾、向文坛报了到。”隐地
先生也说林先生请客一向
都在她家里，而被邀的朋
友，因为知道林先生好客，
常会主动多请求同带一两
位朋友，而林先生总是“好
的好的”，来者都不拒。
尉天骢先生的家，其

实也是文坛的另一个聚
落，尉家也常高朋满座，像
陈映真、黄春明便是他家
的常客。尉先生说过：“有
时也会碰到让人窘迫的突
发状况……”有一次他家
突然来了一大群客人，他
太太就趁人不注意的时
候，把她母亲给自己的戒
指首饰偷偷地塞到尉先生
的手里，让他去典当换现
金回来买菜。在那个时代
虽然物资不丰，可是朋友
永远真诚相待，以文会友。
人人都说尉师母很会

烧菜，可惜我认识尉先生
时，尉师母已逝世多年。
我到尉府与先生聊天后，
也只得到附近的叙缘小馆
吃饭了。
一天不幸消息传来，

尉先生因车祸得长期住院
治疗，那时我便常去医院
探望。一次巧遇黄春明的
太太和大儿子前来探望尉
先生，黄春明没来，因为他
也生病了。那天尉先生正
以写书法方式做手部复
健，我帮忙拉纸，先生写了
“寻常事也”，题款“大鱼”
与他这位老友互勉。
后来痖弦自加拿大回

中国台北，夜里不小心在
饭店跌了一下。第二天，
我开车载痖弦的女儿小
豆，陪痖弦到医院检查，幸
无大碍。我告诉痖弦，尉
先生就在附近医院疗养，
大家便前去探望。他们多
年不见，万万想不到会在
此地重逢。在临别时，他
们彼此握着对方的手互相
叮嘱，一个说不要老是太
忙，要多休息；一个说不要
无事到处乱跑，在家或学
校走走路就好。当痖弦站
起来真要离开时，尉先生
非常不舍，眼角滑下眼
泪。痖弦便再去紧紧握着
尉先生的手，尉先生看着
小豆说：“我有一个法西斯
的儿子，你也要当个法西
斯的女儿，把爸爸管紧一
点，不要他太累。”

叶国威文坛客厅

希腊有宝岛，全岛一
座山。处处有别墅，楼宅
连成片。全用白石砌，远
望如群帆；徜徉爱琴海，
海是水上山；山是陆上
海，山脚是海边。石阶
825，盘道绕全山。青山
倚蓝天，纤尘不沾染。忽
见箭头指，将到Taxi站。
定睛带笑看，心底起漪
涟：有站必有车，不怕被
污染？山湾转角处，无车
来泊站；群驴齐注目，邀
我去访山。代车驮你走，
无烟空气鲜。希腊此宝
岛，环保出奇幻！

张大文

访圣托里尼

古镇系列——朱家角古镇（剪纸）李守白 作


